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鋒劍春秋
第二十九回  文通取救上韓國　劉邦帶醉踩秦營

　　話說毛遂，正欲往上逃生，被銀蓮子祭起定海珠，復打下坑去，直打得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大叫一聲：「呵唷，好打。

」片刻復了元氣，坐在坑中，定性養神。暗想：「上面起不去，且在底下走罷。」復又念咒，把腳一蹬，還在坑中，競遁不去。原

來海潮聖人設下這座陰坑，知道孫臏會飛騰變化，五遁皆精。因此遣銀蓮子在地戶台上用定海珠，待他若上飛騰，就用定海珠打

下。他若往下遁逃，那底下預備地下網，卻遁不去。毛遂見駕雲不起，遁又遁不去，心中著急。暗想：「囚此坑中，猶如天羅地

網，今看一命難逃。修煉一場，片刻付之流水。」　　不言毛遂囚在陰坑，且說營中軍校，見孫臏進陣，半日不見回來，心中疑

惑。來到了營盤報知。孫燕聞言大喝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，因何妄報軍情，南郡王爺現在青紗大帳，何曾臨敵破陣。」軍校叩頭道：

「老爺在上，小人焉敢妄報軍情。南郡王爺，駕拐騎牛出去，還有兩位展將軍，一位吳將軍。都是說打陣去了，小人焉改誣謊。」

孫燕聞言，滿腹疑惑，把手一擺道：「去罷。」那名軍士就回了汛地，孫燕心中暗想：「莫非我三叔又用甚麼法力，瞞過我們，去

破陣不成？何不往青紗大帳打聽打聽。若是去了，我好遣將發兵救應。若是未去，把那妄報軍情的奴才正刑。」想罷進內，直奔青

紗大帳。只見帳外寂靜，青牛不見。孫燕暗道：「這事奇了，既然臨敵，為何騎牛不用拐。敢是換了兵器不成？」正在猜疑之間，

看見蒯文通出來，孫燕道：「蒯先生，你往那裡去？」文通道：「你可曾見我師父麼？我就要去尋他。」孫燕道：「你師父我不曾

見，你曾見我三叔否？」文通道：「三叔在後帳養神。」孫燕道：「這也奇怪的，營門軍校來報，說三叔帶著展家兄弟與吳能，三

人前去打陣，故此特來打聽。」文通道：「方才我在三叔跟前，議論軍情，何曾去臨敵，你不信隨我來看。」孫燕道：「使得。」

言罷一齊來至後帳，只見孫臏端坐定性養神。文通道：「如何，我不哄你。」

　　孫臏開目，問二人上帳到此何干？二人就把原由說出。孫臏道：「我何曾出陣呢？」孫燕答道：「是軍校報講，三叔帶領三將

出陣迎敵，姪兒不信，特來探聽，看見三叔的青牛不在營外，為此心內不明。」孫臏道：「我的腳力那去了？什麼人假裝名色，混

亂了軍心，待我算一算。」遂袖裡卜課，已知其故。大驚失色，長歎道：「可惜結拜至交，為我下山，今日失陷陣內，教我如何解

救？」遂對孫燕、文通道：「你道那個臨敵去了，原來毛遂賢弟，假裝我的模樣，偷了青牛，領著三個門徒，前去打陣。如今已陷

在陰坑裡面。三個孽障死在陣裡了，叫我怎麼不傷感！」蒯文通聞言大驚：「如此怎樣好，千祈師伯大展法力，搭救我師父要緊。

」孫臏道：「但我出家人，如何搭救得他。」孫燕在旁道：「不妨，毛遂叔精通土遁法，自然出得來。只是可惜那青牛。」孫臏

道：「混元陣奧妙無窮，三才一元，上有天神，中有兵將，下有鬼卒，水火風雷，十分利害。他既落在陰坑，就遁也遁不出來。只

是七日之內，就要喪命黃泉了，我焉能救得？」蒯文通聞言，只急得跪下道：「師伯千祈看師父往日之情，必須進陣搭救才是。」

孫臏道：「你師父與我有生死之交，患難相扶，他救得我，我豈有不去救他。只是此陣我去不得，若是一去，就與你師父一樣了。

」文通道：「師伯雖進不得陣，難道去請個有法力之人，前來破陣，也不能請得？」孫臏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先有海潮，後有天地。

他的道法奧妙，慢說我出家人不是他的對手，就是掌教南極，見他也要皺眉，你叫我去那裡請人呢？」文通道：「據師伯如此說

來，我師父決死無疑了，難道師伯你忍心坐視。如今師伯既不肯去名山洞府請仙搭救我師父，弟子說不得，也往三山五嶽去請。若

不得能人下山破陣，我文通就碰死山中，也說不得了。若請得仙人下山，破了混元陣，師伯看你有何面目見我師父呢？」說罷往外

就走。

　　孫燕一見，忙攔住道：「師兄且慢，我三叔豈有此不仁之心，坐視不救，看你師父待斃之理。還需慢慢商量。」文通道：「小

將軍，你不聽見你三叔說，師父在陣，七日就要身死了，還慢得了麼。」孫臏道：「師姪且莫要心急，出家人有計在此，必能破

陣，救得你師父。」文通聞言，隨即轉身跪下道：「師伯計將安出？」孫臏伸手扶起道：「賢姪，出家人夜觀天象，見紫微星與眾

輔弼星，皆照韓國。然則韓國應有大福大貴之人，我曾算得此人姓名與眾輔弼星的姓名，待出家人修書一封，你速到韓國張奢元

帥，並伊子張良也在其內，若能請得他數人來，漫說海潮不敢正視，就是三清道教老祖下凡，也不能奈何於他。」文通聞言大喜

道：「果得如此，弟子死也要去請他數個人來搭救師父。師伯快修書，待弟子好去。」孫臏聞言，忙修書一封道：「書內有幾個人

名姓，賢姪你到韓國，對張奢元帥說明，不用人馬，只用幾個人足矣。」文通大喜，忙接了書信，拜別師伯出了營門，駕雲飛奔韓

國而去。真個是急如箭發，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到韓國。落了下來，問明了張元帥的住址，便飛奔府門，把來歷對門上人說明了，門

上人不敢怠慢，飛報進府，與張元帥說知。

　　張奢聞言，忙大開中門來接文通進府。到大堂上坐下，獻茶已畢，張奢開言：「不知先生光臨，有何貴幹？願乞賜教。」蒯文

通道：「奉南郡王亞文孫臏之命，現有書呈與元帥，拆開便知分曉。」忙把書信，雙手遞給張奢。張奢接來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要借

部下幾名旗牌與兒子張良，到易州相助的話。看畢，對蒯文通道：「小兒久已在外遊學，不知去向。惟是韓國雖弱，能征慣戰者亦

有幾員大將，為何亞父只指名要這幾個旗牌，與一名書吏何故？」文通道：「亞父向貴國借這幾名旗牌，諒有作用。元帥處果有其

人，望速賜與在下，帶去見亞父，自有重謝。」張奢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亞父指名要這幾人前去，必有作用，也未可知。」遂對中軍

道：「你快下去，傳左旗牌劉邦、樊噲、書吏蕭何、弓馬手曹參、夏侯嬰、周勃來見，本帥有話吩咐。」中軍官領命，去不多時，

帶了幾個人來。

　　文通立在旁，只見第一位，生得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胸高過鬥，齒白唇紅，垂手過膝，兩耳垂眉，龍行虎步，年紀只有十五

六歲，隱隱君主之相，堂堂帝王之容，真乃是二十四帝的班頭，四百年江山的領袖，好一個大福大貴的相貌！第二位生得豹頭環

眼，虎背熊腰，真正是叱咤時三軍麾退，行動處八面威風。那幾個弓馬手，都是面透霞光，頭籠瑞氣，何異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。

文通乃是仙眼，與凡人不同，他們個個都是開疆展土之人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得此數人前去易州，漫說海潮，縱有百萬的天神，也難

抵當。」便忙立將起來，拱手笑臉相迎，張奢使對眾人說道：「本帥傳汝等，非為別事，只因齊國南郡王亞父有書到來，指名要汝

等數人上易州，撥刀相助。你等可與這位蒯先生同去走走，須要奮勇克敵，有功回營，本帥自有重賞。」眾英雄答應一聲，立存兩

旁，文通便告辭起行。張奢道：「軍情緊急，我也不及修書伺候，煩先生拜復南郡王，改日差人前來請安罷。」文通辭別出府，與

六位旗牌在金亭館驛歇了一宵。到次日早，打點行李，上易州而來。不消三日，到了易州燕營的大隊。文通道：「列位少待，等我

進營稟報，然後奉請列位進去相見。」說畢，忙跑上大帳。孫臏一見，便道：「賢姪辛苦，請啟如何？」文通道：「六位旗牌現在

營外，等候號令。」孫臏聞言大喜，吩咐大開營門，請眾位旗牌相見。中軍不敢怠慢，忙大開營門。文通出來，把眾人請進營來。

眾旗牌進青紗大帳，參見孫臏。一齊跪倒，口尊：「南郡王爺在上，小人等叩首。」孫臏離位道：「路遠辛苦，免禮免禮。」就下

來親手扶起。只因孫臏知他的來歷，不肯受他們的全禮。

　　眾旗牌立起來，雁翅排開，兩邊站立。孫臏睜慧眼觀看，個個真是開疆展土、撥亂治反的英雄。心中十分歡喜，數了一回，只

有六人。遂即問道：「還有一位，為何不來？」文通道：「有位張良，乃張元帥公子，因遊學在外，故此未曾來。」孫臏道：「原

來如此。」便問道：「那位是領袖？」劉邦便應聲道：「小人是左營旗牌。」孫臏一見，點點頭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青春幾何，

原籍何處？」劉邦道：「小人祖居徐州沛縣人，年方十五歲了。只因沛縣連遭水旱之災，小人只得與父母投奔韓國，寄居叔父之

家，遂投在張元帥麾下，食糧當兵。」孫臏聽罷，復又指著樊噲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劉邦道：「王爺書上，指名叫小人等前來，如

何又不認得？」孫臏道：「我不過聞名，未有會面過。」劉邦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此人姓樊名噲，這個姓蕭名何，這個是姓曹名參，

這個是姓夏侯名嬰，那個是姓周名勃，連小人共是六人。」孫臏又道：「樊噲旗牌，你籍貫何處？」樊噲道：「小人籍貫魏國，父

親樊成功，今已亡過五年了。」孫臏忙道：「可是會做廚的麼？」樊噲道：「正是。」孫臏忙上前攜住樊噲的手道：「原來你是我



的恩人之子。可知天佑善人，賢姪你日後風雲得會，名揚四海，榮宗耀祖，想我恩人在九泉，自然瞑目了。」樊噲道：「請問王

爺，何處見過小人的父親，如何稱呼？」孫臏道：「賢姪，你不知就裡，當初在魏國，被龐涓害的刖了二足，鎖在書房內抄寫天

文。每日你父送飯給我，多蒙恩人盡心服侍，後又通信與我，說龐涓有意加害於我，教我裝了癲瘋，方能得脫牢籠。至恩至德，至

今銘刻在心。今日得見賢姪，真三生有幸也。」吩咐左右請坐，眾人忙道：「王爺在上，小人們豈敢有坐之理。」孫臏道：「不

妨，你等是客，況且借你們來相助，又有樊噲恩人在內，坐下容易說話。」

　　眾人再三推讓，只得兩旁坐下，談論些韓國軍政。時將晚膳，孫臏道：「出家人因不用煙火，不便陪眾飲宴了。眾人且暫住在

前鋒營內，我這裡再送酒席，方為兩便。」眾人聞言大喜，遂辭別孫臏，同往前鋒營內。孫臏又吩咐前鋒總官，好生看待他們，不

得怠慢，又叫人抬六席酒宴，送至營中，以為接風，六人俱各大喜。劉邦便對眾人道：「眾位，你看南郡王爺待我等如此寬厚，雖

說借我們來，列在客邊，到底見他沒有點自滿之意。人說他禮賢下士，話不虛傳，比之張元帥有天地之隔了。」樊噲道：「可不

是，他一開口就稱賢姪，叫得某心發毛。雖然先父有恩於他，若在他人處此身分，不另眼相看就算大義了，怎學得他待到這樣子好

處。」眾人正說著，只見前鋒的總官，已命六人把六桌酒席排上，請他六位上坐。六位爺就讓同營兵卒同食，眾兵道：「此是王爺

的恩典，賜與六位好漢的，我們不敢同沾，明日我們再恭請六位罷。」六位爺也不能相強道：「如此，眾位朋友請下去罷，等我們

自斟自飲也就是了。」眾兵聞言，都辭了出去。這裡六人，如龍餐虎食，風捲殘雲，食個乾淨。這一個說：「王爺今日看我們幾位

不住點頭含笑。『』那一個說：「他還贊我不已。」你言我語，皆說南郡王待他們的好。樊噲便道：「眾位，王爺如此待我們，我

們明日上陣，著不奮力殺退秦兵，也不好算知恩之人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樊噲兄言之有理，我們明日盡力殺退秦師，以報王爺禮遇之

恩。」一個個你爭強，我言勇，即大碗大塊的亂食了，個個吃得大醉。

　　那未遇時的真龍劉邦，他平生好酒，漫說今日已吃得八九分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明日出陣才奮勇相殺，怎說得是個英雄。我不

如趁此天色尚早，單人出去，踩踏秦營，殺他個人仰馬翻，才見得我是好漢。」遂推事出營，拋下眾人，獨自來到營門。有燕兵攔

住問道：「旗牌老爺往那裡去？」劉邦便詐言道：「王爺先差我去看看秦營，只是我防身的短劍，列位有長槍借支給我罷。」燕兵

聞言，便取一桿長槍，遞給劉邦。他接在手中，竟出了燕營。守營的軍士，見今日王爺待他們甚好，信以為真，也不去稟報。劉邦

潛步出轅門，也不跨馬，競奔秦營而來。這聖天子有百神輔助，秦營的守兵，看見一個醉酒的將軍，恍呀恍呀，同著個青臉獠牙，

三頭六臂的人，競奔營門而束。那把營兵飛報，王翦聞言大驚，只道是那洞真仙下界，來破混元陣了。忙跨馬提槍，出營迎敵。往

對面一看，何嘗有三頭六臂之人，只見一個帶醉的人，心中反怪報事的人亂報，不知護衛眾神，恐王翦法眼看見金身，騰空而起，

隱於半雲半霧之間，暗中保護。

　　王翦一馬上前，大喝一聲：「步卒何往，莫非來尋死麼？」劉邦聞言，大怒道：「匹夫，敢出言無狀！你是何人，敢攔老爺的

去路。」王翦笑道：「馬前小卒，也敢來問侯爺的名麼，饒你死命去罷。」便欲勒馬回營，劉邦大怒，罵道：「匹夫，你回馬就算

是怕了老爺，老爺難道就饒了你不成，休要走，看老爺的槍來取你。」王翦聞言大怒，喝道：「好不知死的小子，侯爺有心放你，

怎奈你命中造定的了，你要今日身死，這也難怪。」便催馬照面就一槍殺來，劉邦用手中槍架過。二人大戰有五六個回合。論劉邦

那裡是王翦的對手。怎奈諸神暗中助力，二十餘合之外，反殺得王翦呼呼氣喘，催馬奔向西。劉邦早又跳到西，左竄右跳，那王翦

只有招架之功，那還有還手之力。心中暗想：「不好，這小子腳力伶俐，倘被他傷了坐馬，跌了下來，豈不貽笑於萬世，不如用法

寶傷他罷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一帶絲韁敗下，口中喊道：「小卒，侯爺戰你不過了，休得追趕。」便勒馬佯敗而走。劉邦大笑道：

「你竟無千合勇戰，算不得秦國好人物。不要走，吾來也。」邁步就往下趕。王翦一見，心中大喜，忙取寶劍，念動真言，祭在空

中，厲聲招呼道：「小卒休要追趕，看我的法寶取你。」劉邦聞言，停步抬頭一看，見一朵祥雲，擁著一口寶劍，聲如牛吼一般，

飛奔頂門而來。他只道是什麼玩意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今日初見陣，不知陣上也有賣戲法的。」便伸開長槍，等著那寶劍下來，想用

槍打開。這可忙壞了值日神聖，說聲不好，雷部天尊若傷了紫微星，如何了得。忙伸手把寶劍托在雲端，不能落得下來。王翦看

見，醉軍小卒頭起白光，把寶劍衝住，心出大驚，忙念咒收回法寶。劉邦抬頭不見了寶劍，心下暗暗想道：「奇怪的，是什麼原

故？」仰首往東西盼望。王翦一見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小卒，如此放肆。」便回馬望心窩一槍刺來。劉邦說聲不好，手疾眼快，往

旁閃開，王翦的槍就刺了空。那馬衝了過去，被劉邦一舉長槍，照定王翦的肋下一槍刺來，嚇得王翦魂不附體，招架不及，把虎軀

一扭，緊緊躲過。雖未受傷，卻也穿破了脅甲鎧，也不敢再戰，勒馬飛奔秦國的大營。劉邦更怪叫如雷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，你上

天，老爺也要取你的首級。」邁步知飛，往下趕來。王翦把槍一擺，秦兵齊上，團團圍住，一齊動手，殺聲連天。這且不提。

　　且說燕營內，五位英雄見劉邦外出，一兩個時辰不見回來，蕭何便道：「劉兄出去，如何不見回來？」樊噲道：「待我出去尋

他。」便出到營門，尋問那些守營的軍士。只見眾軍士說：「劉旗牌出營去了，他說王爺差他探聽秦營，至今未回。樊老爺你聽

聽，營外喊殺連天，莫非劉老爺與秦兵動手不成？」樊噲聞言，大驚道：「必是劉大哥與秦兵廝殺了，營長，有馬快些取一匹來，

待我先去搭救，列位可報與王爺知道，發兵接應便了。」左右聞言，忙牽一匹好馬過來。樊噲抓鬃上馬，他已提著他的戟出來，不

用再借兵器，便一馬飛出營門。只見對面征塵大起，喊殺連天，急忙大叫：「讓開，樊老爺來了。」一馬闖入圍中，手起戟落，秦

兵無數落馬，早殺到面前。劉邦此時酒已醒了，在圍中正要殺出，一見樊噲，心中大喜，叫一聲：「樊賢弟，你來了麼，我們趁勢

殺出秦營罷。」樊噲道：「兄長之言有理。」於是二人在圍中動手，如瘋魔猛虎一般。早有人報入帥營，章邯知道，忙帶兵相助。

正迎樊噲在前殺將過來。二馬相遇，也不答話，便動起手來。樊噲他日到漢朝，算笫一位勇將，與西楚霸王能戰得十數回合。章邯

日後與霸王見陣，不過兩合就敗了。比較起來，自然章邯不是樊噲的對手。不上一二十合，殺得章邯大敗，樊噲保得劉邦，殺出重

圍，讓劉邦先走，自己一馬擋住後面追兵，此時孫臏聞知劉邦與樊噲去踩秦營，恐防有失，差曹參、孫燕去接應。秦師見燕國已有

接應，又見劉邦樊噲二人英勇，就不敢遠追，回大帳去了。這裡劉邦等得勝回營，見了孫臏，孫臏大喜，各賜名馬一匹，盔甲一

付，上了功勞簿，吩咐眾人回營歇息不提。

　　且說陣中海潮聖人，在法台上仰觀天文，忽然見燕營紅光沖天，心中大驚道：「燕營必有能人助他。」遂掐指一算，心中大怒

道：「我白費了一番心神，原來把一個毛遂困在陣中，刖夫差人上韓國，把劉邦等六人請了前來。他六人乃是應運開基之人，且紫

微亦在其內。想我出家人如何把他傷得，若來破陣，只怕此陣難保。意欲用法治他六人，大逆天意。若要出陣，又無顏見人。」右

難左難，把修行的心術，弄糊塗了。只見王翦進來說道：「燕營今日出來一個步卒，本事甚是利害，指住寶劍，反傷了無數人馬。

」海潮聞言，心中更是不悅，就叫一聲：「賢徒，你道陣中打住的卻是何人？」王翦道：「不是孫臏麼？」海潮道：「不是孫臏，

是金眼毛遂，變假孫臏的模祥，前來打陣的。」王翦聞言道：「弟子不信，弟子明明見是孫臏進陣。」海潮道：「你不信，隨為師

指你看看，便知明白。」海潮運動神光，用手往坑底一指，這一股金光，就猶如金龍一般，射下坑去。王翦一眼看見，那坑內牛膝

下，坐著一個妖人，不像孫臏，心中大驚道：「果然不是孫臏之像，毛遂他不在青石山修煉，下山來與孫臏頂上，只是不曾把刖夫

打在陣中，如何是好？」海潮道：「這刖夫，我到不怕他，怕的是今日踩營的那個步卒。他若來打陣，恐怕此陣難保。」王翦道：

「他不過是一勇之夫，縱有法術，焉能是祖師的對手。」

　　海潮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諸天的神聖，為師卻也不怕，只有這個步卒，為師傷他不得。不是不能治他，此乃是應運而生的，為

師不能逆天行事。」王翦便問道：「天生這步卒，作何用處？」海潮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你且出去，小心把守陣勢，知會各營兵

馬，提防步卒前來打陣要緊。」王翦聞言，辭了出來，知會各營不題。

　　且說海潮聖人，在法台上為難多時，暗罵：「刖夫，你好大膽，敢逆天而行。又請劉邦等前來，奈何於我，此恨難消。不是出

家人心狠，這是你自作自受。」忙執劍掐訣，口中唸唸有詞。一噴法水，只聽得半空中來了一位尊神，威風凜凜，霞光閃閃，只見

他：



　　金甲紅袍耀眼明，

　　青頭白面聚光榮，

　　目中生手手生目，

　　曾破瘟煌顯大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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